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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记者丁静、
陈灏、卢国强)时速 60 公里以内、乘员不超过
4 人、总质量不超过 1200 公斤……近年来这
样的四轮小型电动车持续“走俏”，业内估算
目前市场保有量约为 200 万辆。

这样风靡市场的电动车却游离于监管之
外。专家指出，此类车辆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
的缺失，再加上数量迅速扩张，可能造成城市
交通管理的“破窗效应”，建议尽快为小型电
动车指明“出路”。

“走俏”背后：“三无”车辆价格低

一组数据令人心惊：从 2011 年至 2013
年 10 月，北京市涉及“代步车”等车辆的交通
事故发生 757 起，伤 858 人，死亡 136 人。然

而，这样的车辆在一些地方却“大有市场”。
记者在河北燕郊一家名为晟鑫车行的销

售店了解到，一款外形仿 smart 的小型电动
车按配置不同售价在 1 . 8 万元至 3 . 8 万元
之间。一些热销款一周内能往北京卖 100 多
辆。在燕郊，几乎每一个公交车站都聚集着数
辆载客小型电动车。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电动车主要风靡在
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一些人口密集的
小区距离公共交通车站较远，有些人不愿意
坐黑摩的，只能选择电动车就近代步。再加上
此类车辆不限号、体积小，在城市边缘地带使
用更加频繁。

然而，产量和使用量快速增加的背后，却
有隐忧。这种车辆因“不用上牌照、不需驾照、

没有保险”而被称作“三无”车辆，对正常道路
交通造成一定干扰。此外，由于我国尚没有针
对这种车型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参差不齐，
存在安全隐患。

无标准执法难，助长“作坊式”生产

近年来，老年代步车等小型电动车在我

国城乡市场走俏，数量已相当于一个中等规
模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但是关于小型电动
车“合法化”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一些人认为小型电动车作为纯电动车的
一种，符合国家节能政策且能够满足中低收
入群体需求；也有人认为小型电动车对于电
动汽车行业技术升级的贡献有限，且在城市
需要占用大量道路资源会加重拥堵，应该予
以取缔。不可忽视的是，小型电动车行业发展
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

——— 安全隐患凸显。由于低速电动车
不上牌，行驶过程中占用机动车道、闯红
灯、随意并线、逆行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时有发生。

——— “作坊式”企业恶性发展。由于小型
电动车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目录，生产企业纷纷以“电动观光车”
“老年代步车”“电动助残车”等名义生产销
售。但是缺标准也助长了“作坊式”电动车恶
性发展。记者在山东等地看到，部分小型电动
车只是在三轮车的基础上加装了一个玻璃外
壳，安全性与上路行驶的要求相差较远。

——— 上路管理遭遇难题。2013 年北京

市交管部门明确，电驱动或者燃油驱动的四
轮“老年代步车”按照机动车管理，车辆需要
上牌，驾驶人需要持照。但这一规定难以落
实，问题就在于这类车辆未列入国家《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能
上牌照。

改变无序状态，“一禁了之”不现实

26 日，全国 41 家小型电动车企业在山
东德州针对 100 款电动车举办“测试大赛”。
“小型电动车行业七八年来一直在逆境中发
展，我们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山
东省汽车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魏学
勤说。

“对小型电动车‘一禁了之’是不现实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认为，小型电动车的
发展能够促进电池、电机、电控等相关产业的
成熟，也能够为自主品牌电动汽车积累技术
和人才。他建议，将低速小型电动汽车从汽车
管理的体系中单列出来进行管理，结束生产
和使用的无序状态。

魏学勤认为，大型车企瞧不上小型电动车
微薄的利润，而愿意生产小型电动车的摩托
车、汽车配件企业又不具备生产资质，这直接
导致了小型电动车无序竞争、野蛮生产。他建
议，我国对小型电动车的监管应当从管理企业
转为管理产品，避免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

目前，山东省已在部分县区探索小型电
动车地方管理体系。如山东省沂南县对产品
质量符合相关要求的小型电动车，允许挂“沂
电”开头的地方牌照，驾驶员持有 C3 驾照可
在二级及以下公路上行驶，并可购置交强险。

受访专家表示，针对小型电动车的讨论不
能无限期进行，相关管理部门也不能对市场和
百姓的需求“充耳不闻”。历史证明，市场选择的
“逻辑”往往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从目前小型
电动车的购买人群来看，可以通过加强行业监
管，挤出那些妄图逃避上牌、上保险等监管的
人；对于以低价格购买电动车的需求，也应该
通过适当方式允许其合理、规范发展。

200 万辆小电动车：能产能卖却“三无”
禁“上路”还是给“出路”，亟待规范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了解
到，今年 1-4 月，该院接诊因美容失败导致
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平均每月达 18 人，比去年
同期上升 70%-80% 。

“不用开刀、手术，打一针就变美”，这是
微整形机构惯用的噱头。记者调查发现，近
来，各地频发微整形美容变毁容事件，很多求
美人士微整形后出现严重并发症，严重者甚
至导致失明、危及生命。

微整形导致失明、中毒等病

例明显增多

目前，注射美容常用三类针剂：肉毒素、
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可以局部改变形状，产生
隆鼻、隆下巴、瘦脸等效果。

记者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
了解到，因注射美容针引发严重并发症的病
例十分常见。近两年，该院每年都会接收近百
例患者，并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近一个
月内，该科室连续接诊 3 起此类病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介绍，微整形
并发症临床表现有血肿、神经损伤、栓塞、组
织坏死、感染、皮疹、表情失衡、疤痕、肉芽肿
等。根据常年接诊经验，注射美容针引发严重
并发症的案例主要有三种类型：

——— 注射玻尿酸隆鼻导致失明。30 岁左
右的朱小姐今年在广州珠江新城一民宅内举

办的“美容整形培训班”上，与“同学”互相注
射玻尿酸隆鼻，导致当场失明。

——— 注射不正规肉毒素导致中毒。近日，
一位女士在广州一家美容院打所谓韩国进口
的肉毒素瘦小腿，结果导致循环呼吸系统麻
痹，危及生命前来该院治疗。

“这明显是肉毒素中毒的症状。患者给我
看了这个全是韩文的肉毒素包装盒，因来源
不明，很可能滴度不对。”该院整形美容科主
任罗盛康告诉记者。

——— 注射明令禁止注射的药物导致组织
非正常增生。比如，生长因子只允许外用于创
面，却被非法注射到体内。罗盛康介绍说，该
院一位患者在广州番禺区的一家生活美容院
注射生长因子隆下巴，半年后，她的下巴组织
不受控制地增生、疯长。最近前来就医时，这
位患者的下巴已经“长得像鞋跟”，很吓人。
“这些生长因子注射时并没有异样，一般都是
半年后产生并发症。”罗盛康说。

6 角钱的冻干粉冒充 8000

元的肉毒素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是有问题的美
容针剂产品，另一方面是不具备医疗美容资
质的人员在各种不正规场所开展微整形服
务，这些都使微整形行业暗藏风险。

“售价动辄一两千元、甚至达到每瓶 8000
元的‘肉毒素’，有的竟是由藏在民居里的小作
坊加工的，原料是成本仅每瓶 0 . 6 元的冻干
粉。这样的利润远超贩毒。”南京市公安局栖
霞分局燕子矶派出所教导员龚恩东说。

罗盛康介绍，以玻尿酸为例，国家批准使
用的产品屈指可数。瑞蓝 2 号玻尿酸具有唯

一的防伪编号，市面上居然出现 100 多个假
冒产品贴了这一防伪编号。

此外，良莠不齐的行医从业人员，不正规
的医疗美容场所，与微整形并发症的发生不
无关系。

记者了解到，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相当
一部分不具备相关资质的美容院甚至私人诊
所、小区会所也开始做起了注射美容。根据广
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统计，出现注射美容并发
症的病例，有三分之一来自非医疗场所，很多
是在生活美容机构、民房、酒店等，还有三分
之一的病人来自非整形美容医生如妇产科医
生跨界做的手术。

此外，QQ、微信等，成为不正规微整形

美容的推销窗口。记者随机加了几个美甲店
的微信号发现，虽然实体门店从表面上看只
从事美甲或美睫业务，但其朋友圈里一直在
推荐各种注射类的美容项目。一家美甲店主
告诉记者，肉毒素和玻尿酸是目前做得最多
的项目，每个月都有医生到固定的酒店帮助
注射，提前预订即可。

违法成本低，监管处真空

据了解，微整形在国内已经拥有巨大的
市场。然而，目前对其监管却接近“真空”状
态。

一位市场监管人士说：“目前这一领域存
在一个尴尬的现状，医疗美容通常属于卫生
行政管，但很多注射美容都是发生在非医疗
机构里，如一些理发店、美甲店、会所、工作
室、生活美容院等，这让卫生行政部门无能为
力。而生活美容场所则又不在药监的监管范
畴内，导致监管出现困境。”

杭州市一医院美容科主任张菊芳认为，
“非法行医之所以猖獗，主要因为违法成本太
低。不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美容院、美容师被
卫生监督部门查到，可能只罚几千元，比起赚
几百万元微不足道。而且一个窝点查掉他们
能迅速换一个地方。”

一些监管人员建议，需加大源头打击，减
少市场上的假药横行。同时加强跨部门协调，
进行数据共享和联动查处。此外，应对造成人
身伤害的行为从严惩处，将有消费者投诉的
美容机构列入“黑名单”，同时，严禁无资质人
员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记者肖思思、周琳、朱国亮、方列)
据新华社广州 5 月 30 日电

6 角钱的冻干粉冒充 8000 元的肉毒素
失明中毒频频发生，揭秘“打一针就变美”背后的微整形市场乱象

新华社广州 5 月 30 日电(记者肖
思思、周颖)办公室里，领导吞云吐雾，
下属无人敢管；餐馆中，本是饭菜飘
香，可一阵“烟味”令人食欲全无；
KTV 中，吸烟者自我陶醉，怕烟者无
处遁形……

目前，北京、广州、深圳等十几个
城市已出台公共场所“禁烟令”。然而，
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记者
走访发现，一些“无烟”公共场所依然
“有烟”。

“二手烟”依旧飘荡在

“无烟单位”

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谢女
士已怀孕 4 个月，每次经过办公室外
的走廊，遇到几个男同事结伴吞云吐
雾，她都要憋足气。

谢女士说，很担心吸“二手烟”对宝
宝的健康产生影响。然而，“大家都是
一个单位的同事，有些人还是领导，也
不好意思劝阻。每次只能避而远之。”

同一个单位的婷婷也忍不住“吐
槽”，领导、同事不少是长辈，不便也不
敢当面向他们提意见。有时不得已，只
能借口自己感冒、身体不适，请他们去
办公室外抽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
《2015 年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
国成人吸烟率为 27 . 7%，中国吸烟人
数达到 3 . 16 亿。

近年来，不少单位通过创建“无烟
单位”提升健康环境。以广东为例，
2015 年底，广东共有 1954 家单位被
授予“无烟单位”称号。

然而，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今年
3 月至 4 月对全省“无烟单位”进行暗
访发现，“无烟单位”依然“有烟”。抽查
65 家市县镇三级政府及 256 家卫生
计生机构的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市县
镇政府存在吸烟现象。

暗访组成员秦祖国介绍，通常，单
位领导干部不抽烟，“无烟单位”建设
情况较乐观；如果单位领导也抽烟，控
烟难度较大。

公共场所“无烟”有多难？

“二手烟”的危害早有共识，公共
场所控烟政策也早已实施，但执行并
不理想。公共场所“无烟”，究竟还要迈
过几道坎？

——— 政府控烟法律执行难。广东
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广东省控烟协
会秘书长汤捷介绍，不少烟民对控烟
执法抱侥幸心理，一年到头也难被抓
几次，且在广州，罚款仅 50 元，“控烟
执法，震慑力不大。”

取证也是难题。广东省公共卫生
研究院副院长何群介绍，执法人员执
法过程中须穿制服，拍照取证“抓现行”。有时，执法人员赶
到现场时，烟民可能已将香烟熄灭丢开了。

——— 群众控烟投诉监督难。何群说，自己曾在某餐馆内
看到有人吸烟，立即拨打投诉热线，被告知须报上具体的街
道、门牌号等地址信息。“有些地址可能根本没有门牌号。如
果在高层餐厅吃饭，还要下楼查看门牌号，抽烟的人可能早
已抽完走人了。”

目前，广州市具有举报违规吸烟功能的热线是广州市
市长热线 12345。记者拨通后，接听热线的工作人员介绍，
投诉举报热线只做受理登记、不做应急处置。通常是根据违
规吸烟者所在的不同经营场所，将热线转到相关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受理投诉后，在 20 个工作日给予查处回复……

——— 室外吸烟区建设不容乐观。有专家认为，设置室外
吸烟区是全面禁烟的过渡措施，也是推进室内无烟环境建
设的有效措施。

现实中，往往由于室外吸烟区建设不足，导致烟民和非
吸烟者意见都很大。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的暗访调查发现，
仅三成左右的政府设置了室外吸烟区。

推动公共场所控烟谁是“关键人”？

为推动公共场所控烟，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危
害，不少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提出了建议。

——— 推动立法，加大违规吸烟者的违法成本。何群透
露，广东正推动控烟立法。新的立法将推动在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同时加大违规吸烟处罚力度。目前，
该草案已提交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汤捷说，希望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
快出台，制定有效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队伍。

——— 推动政府机关单位带头创建“无烟单位”，领导干
部公共场所带头控烟。

对领导干部带头控烟，中央其实早有规定。2013 年底，
中办、国办就印发相关通知，强调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
烟机关，并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何群建
议，中央出台办法后，各地要加强落实、监督。

——— 增强烟盒图形警示，让烟盒成为“戒烟读本”。5 月
31 日为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为平装做好准备”，即
对烟草进行标准化包装，增加健康警语、图案有效性。改变
烟盒包装，更有效地警示烟民。

——— 加大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控烟的氛围。汤捷说，
应加大控烟宣传教育力度，形成公共场合吸烟的“羞耻文
化”。让公共场合吸烟者像乱扔垃圾、乱吐痰者一样，受到舆
论、道德谴责，从而让公共场所不抽烟，渐渐成为社会习惯。

﹃
无
烟
单
位
﹄
仍
有
烟

控
烟
谁
是
关
键
人

拼版照片：5 月 22 日，游客在新疆
塔城地区裕民县小白杨哨所的小白杨旁留
影（左图）；小白杨树干上刻满了字（右图）。

位于新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脚下的
小白杨哨所（原塔斯提边防连前哨）是歌曲

《小白杨》的创作发源地。歌曲中的小白杨
树由边防连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在 1982 年
带到哨所栽种，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状况下，
用节约下来的生活用水浇灌成活。1983
年，诗人梁上泉来到边疆采风，有感而发，
与作曲家士心共同创作歌曲《小白杨》，并
由歌唱家阎维文传唱开来，从此众多游客
慕名而来。但是早期未设立旅游景点时，小
白杨树干、树枝被游客刻满了字，痕迹触目
惊心，虽然今天已有专人看守并设立防护
带，但是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给这棵意义非
凡的小白杨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新华社发

小白杨

“带伤”守边

安全隐患：由于低速电动车不上牌，行驶
过程中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随意并线、逆
行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

“作坊式”生产：部分小型电动车只是在三
轮车的基础上加装了一个玻璃外壳

管理困难：这类车辆未列入国家《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能上牌照

从目前小型电动车的购买人群来看，可
以通过加强行业监管，挤出那些妄图逃避上
牌 、上保险等监管的人 ；对于以低价格购买
电动车的需求，也应该通过适当方式允许其
合理、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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